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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微笑着对他
说：“就是那次邂
逅，你救了我，使

我终生难忘。
我 想 报 答
你，到处找
你 ，就 是
没有你的
踪影。我
人 瘦 了
一大圈，
医生说
我得了
相 思
病 ，无
药 可
救。”

东方明急忙问我：“有这么严
重，真的无药可治？”我装出一副可
怜兮兮的样子，说：“大夫说，吃药是
救不了我，只有一个人可以相救。”
他焦急地问：“这个人是谁呀？”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然是你这
个人啦。”我一边说一边牵住了他的
手。他恍然大悟，说：“只要能治你的
病，让我上刀山下火海都成。”他低
下头来，在我发烫的腮上轻轻地吻
了一下，我立时眯上了眼睛，品味着
这个甜蜜的幸福时刻。此时，我的相
思病好了一大半。

我又像自言自语又像对他说：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问问清楚，免得
你失联了，我好顺藤摸瓜能够找到
你！”他傻呵呵地望着我，说：“你问
啥，我答啥。”我问：“你的姓名？”他
答：“你已经知道了，还用问？”

我佯装生气地说：“那不行，你
必须亲自说出来，更不要答非所
问。”他说：“好吧，我的姑奶奶。我复
姓东方，名为明。”

我扑哧笑了，说：“‘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从古至今我可
没有听过什么‘名为明’的？不过
嘛，表面你是一个儒雅书生，内
里却是侠肝义胆，你临危救美
做了这么多好事，可能与你
的名字有关。”

我又问：“年龄？工作
单位？”他答：“现年二十
四，至今未婚。工作单位，
飞机领航员。”

我笑着说：“我说
呢，为啥找不着你，原
来你天天在天上飞。
我可没问你的婚姻
状况啊。”

他说：“你不说什么都要问问清
楚吗，我主动说出来，省的你憋在心
里难受。”

我笑着嗔道：“大胆！我会那么
憋得难受吗？”

他连忙赔不是，说：“不会难受，
不会难受。”

“嗯，”我点点头，接着又问：“手
机号码？”

一切问清楚了，我牵着他的手，
头依在他的肩膀上，一副情侣模样。
我们在街头花园找了条石凳坐下，
不时吹来带着花香的习习凉风，没
有了舞厅噪杂喧嚣。他带着央求的
口气说：“我的信息都交给了你，你
的信息是否也向我透露一点？”

我说：“这个当然可以，但你打
探一个小女子的隐私有何企图？”

他笑笑说：“我向来光明磊落，
特别是对你这位有沉鱼落雁之貌的
佳人更是尊重。尊敬女性是我的天
性，打探你的隐私过于言重了，我抱
过你两次，还不知道你的姓名，要是
别人问起来，我无从回答，我就成了
流氓了。”

听了他的一番话，我想了想也
有道理。我说：“既然这样我告诉你
吧，我叫虹虹，现年二十二，至今未
婚……”我竹筒倒豆子，一口气把我
的信息说得一干二净。

他一边把我的信息输入到手
机，一边问我：“你不但人美，名字也
美。虹是彩虹的虹吧？”我说：“是的，
爸爸为了给我起名字，煞费苦心，搬
着《康熙字典》查了半宿。”

东方明想了想，说：“老爷子给
你起的这个名字有深意啊。”我问：

“有啥深意？”他说：“《左传》上说，
古人把太空出现的彩虹视为一种神

性动物，它是有生命的，平日里和仙
女们一起生活在天庭里。每当天空
下雨的时候，善良的仙女们就会让

‘虹’行游在天地之间，它舞动着美
丽而灿烂的七色彩带‘虹’贯长空，
向人间展示她的舞姿。所以‘虹’一
出现，就预示着人间吉祥幸福。”他
接着又说：“古书上讲‘虹’似龙非
龙，似凤非凤，她有双头，只食仙女
种植的七彩花的花瓣，只喝花蕊中
的仙露……”

一轮明月像一只玉盘挂在空
中，银色月光透过树枝斑斑驳驳打
在我俩的身上。我偎依在他的臂膀
上，我说：“你看今天的月老正笑呵
呵地望着咱们，他手里拿着一根红
丝线，东方哥哥，让月老用红丝线把
咱俩栓住吧。”他抚摸着我的长发小
声地说：“好啊，虹妹，咱俩请月老为
媒，正合千里姻缘一线牵之意。一头
是你，另一头是我。咱俩永远不分
离。就像‘虹’的名字一样，时刻想着

‘虹’的使命。”
他双手捧起我的头，说：“今夜

的月光多美啊！咱们就浪漫一会儿
吧。”话音未落，他的唇一下子贴到
了我的脸上，我又紧张又激动，慌忙
闭上眼睛，紧紧地抱住他。

他双手顺势下移，环抱着我的
腰，旋转起来，我有了飞翔的感觉，
越转越快，我又惊又喜，不禁“啊”了
一声。他骤然停了下来，双手将我托
起，他坐在石凳上，抱我入怀，一下
子吻住了我的唇，封住了我的口。我
只觉得天旋地转，意乱情迷。

月老等我俩亲吻的差不多了，
把他的遮羞布慢慢拉开，街心花园
又恢复了皎洁的光。

我与他分别时约定不再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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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的记性太差，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次，是你把我抱住，我避免了一次头破血流。”他听后哈哈大笑：“你是在讲一个恐怖故事吧？”
他不好意思起来，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他说：“我抱了你两次，你不介意吧？”我说：“我谢你还来不及，谈何介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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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举办了一次娱乐性节
目，连我在内共邀请八位男女嘉
宾。其中一位男嘉宾吸引了我的眼
球，他大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胸
前的名字牌上写着东方明，好亮好
可爱的名字哟。这个东方先生风度
翩翩，侃侃而谈的博学渊识令我刮
目相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录
制完节目后，天色已晚。我要挤公
交车回宿舍，抬腿刚踏上公交车，不
小心踩到自己的裙子上，上身失去
重心，身体向前倾斜，就在倒下的一
刹那，一位穿白衬衣系领带的男士，
一个箭步把我揽在他的怀里。

车上的乘客惊讶并窃窃私语：

“好险呀，多亏了这个小伙子，如果
无人拦住，她的头肯定就摔到角铁
的棱角上，轻者头破血流，重者不堪
设想。”我开始感激那位救我于危机
之中的男士。只见他把一个东西递
到我手里，我一摸是我的一只高跟
鞋。只听他说：“穿上吧，小心脚着
凉。”他那极富磁性的嗓音，不就是
我喜欢的那位男嘉宾东方先生吗！
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从他的怀里爬起
来，我一脸的尴尬，一脸的羞色，幸
亏车里是昏暗的灯光。

他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我。我
匆匆整理好衣裙然后将鞋穿上。我
暗暗地感谢这位东方先生为我做的

一切，我向他投去感激的目光。在
昏暗的灯光下，我近距离地打量起
来，他高高的个子，不瘦也不胖，目
光看着前方，背对着我。车上有些
拥挤与噪杂。我回味着在录制节目
时，他说过的话。等我回过神来，想
给他说句感谢话的时候，他已经到
站下车了。

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茶不
思饭不香抑郁寡欢，脑子里总是有
他的影子。下班之后或者是双休
日，我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他的身
影。我去了他下车的那个车站，去
了超市的男性专柜，去游泳池，健身
房，娱乐歌舞厅。大凡公共场所我

都搜索了一遍，就是不见他的踪
影。虽然我没有找到他，但我相信
一个古理：有情人终成眷属，有缘千
里来相会。缘分是个琢磨不透的东
西，但是我感觉确实存在我俩之间，
不知哪一天就会邂逅。他是个英俊
青年，有一双明亮富有内涵的眸子，
还有一颗助人为乐滚烫的心。我有
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个感觉在我心
里生了根，在身体里生出一种莫名
的冲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怀念
那个素不相识的东方先生，想起他
心里就觉得暖暖的，即使是孤独一
个人的时候，慢慢地品味这种奇异
感觉，便不觉得冷清了。

周末，同室一块居住的闺蜜，生
拉硬拽要我去歌舞厅散散心，说别
总是将自己窝在宿舍里想入非非。

一进歌舞厅，耳朵里灌进了悦
耳的舞曲，舞厅里已经来了不少人，
舞者随着音乐跳着优美的舞姿，有
不少女舞伴偎依在情人的怀抱里卿
卿我我，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

我坐到一个角落里，做一个闲
散的旁观者。舞厅里灯红酒绿，光影
斑斓。

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大男生彬
彬有礼地来到我面前，说：“漂亮的
女士，我能请你跳个舞吗？”我正要
拒绝，可是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
多像我朝思暮想的那个人啊！抬头
一看，果然是他，东方明！我愣了。我
的心脏立时加速，砰砰呯强烈地跳
动，我急忙伸出手压住胸口，我激动
地脸上泛着红光，语无伦次地说：

“怎、怎么是……你？”
我正好借跳舞试探一下他是否

也喜欢我。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

请，他牵着我的手走进舞池，他揽着
我的腰，我扶着他的肩，我们俩的左
右手相握，随着悠扬和缓的舞曲，渐
渐步入一个神秘殿堂。他的言谈举
止和眼神，可以断定他无疑是喜欢
我的。我可找到朝思暮想的他了！应
验了那句“有缘千里来相会”。我的
心脏又一阵狂跳。

在灯光迷离的舞厅里，我一定
要把他的面容看个清楚，不能和在
公交车那一次相遇一样，由于自己
腼腆，在昏暗的掩饰下没看清他。我
抬头望了一下我这个潇洒舞伴，他
有一张英俊明朗的脸，眉宇间散发
着英气，近似于日本电影明星高仓
健的那张脸。在闪烁斑斓的光影里，
我发现他也在默默地注视着我。我
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碰的一刹那，
我的身上立时有麻酥酥的感觉。有
一股强大的磁力通遍全身，使我动
弹不得，我的心中荡起一缕春意的
快感而不能自拔。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阵眩晕，身子向一边歪去。他情急

之下将我揽入怀中。我趁机将他紧
紧地抱住，我的脸紧贴在他那宽阔
的胸膛上，我立时感到靠在男人的
怀里是那样的舒适熨帖。

他急忙问我：“你怎么啦？不舒
服吗？”我喃喃地说：“有点不舒服，
可能舞厅里人多噪杂，空气污浊的
关系，头脑有些不适，我们出去走走
吧。”

他同意了我的提议，我从他的
怀里起来，满脸羞色。我说：“谢谢你
又把我抱住，要不我倒在地上那就
惨了，这一次和那一次都是你救了
我。”他听我说那一次，不解地问：

“我俩是刚刚认识的，也就是刚才发
生的，也只有这一次，上一次是怎么
回事？”我笑着说：“你的记性太差，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次，是你把
我抱住，我避免了一次头破血流。”

他听后哈哈大笑：“你是在讲一
个恐怖故事吧？”

我看他笑得那样肆无忌惮，就
说：“小心，这里可没有牙科医生，笑

掉大牙没人给你镶上！”
他笑得更厉害了，说：“你还挺

幽默的，怎么样，让我说准了吧，你
是在讲故事。”

我一听急了，两只手握成拳头，
向他的胸膛上轻轻地敲打起来，说：

“你忘了？我可没忘，就是那一次你
我参加电视台录制节目，做嘉宾的
那一次。录制完后我上公交车不小
心踩住裙子，就要摔倒时，是你把我
抱住，避免了一次事故。那人是不是
你呀？”

他的笑声嘎然而止，说：“我倒
忘了，那个漂亮小妞是你呀！那天真
是巧了，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大姑
娘主动向我怀里栽，现在想起来还
有些激动呢。当时却没敢仔细地看
你。”

过了一会儿，他不好意思起来，
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他说：“我抱
了你两次，你不介意吧？”

“我谢你还来不及，谈何介意
呢？”我说。

“这个当然可以，但你打探一个小女子的隐私有何企图？”

他像个害羞的小姑娘，说：“我抱了你两次，你不介意吧？”

这种感觉在我心里生了根，在身体里生出一种莫名地冲动


